
编者按：
自1979年中央提出并实施对口支援以来，金山区（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勇担历史责任，相继对西藏日喀则市（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云南普洱市（思

茅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援建干部把受援地区作为“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

群众手拉手、肩并肩，为促进受援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边疆稳定和社会稳定，谱写

了历史新篇章，留下了一个个体现金山与受援之地深情厚谊的感人故事。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

为了宣传援建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弘扬援建干部的精气神，更好地推进扶贫协

作工作，现将援建干部的口述文章择优予以选登，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稿

件由中共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本文刊登时本文刊登时，，根据版面需要根据版面需要，，对原口述材料作了删节对原口述材料作了删节））

从自愿到自觉
援滇工作使我受益匪浅 【口述前记】

庞旭峰，1970年 8月生，现任金山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2007年 5月至 2009年 8月，担任云

南省普洱市市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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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灾情

2007 年 6 月 13 日，上海第六批援滇干部普洱联

络小组成员在上海陪送团及云南省扶贫办有关同志

的陪同下，远赴普洱市，正式开始对口帮扶工作。我

作为对口帮扶普洱联络小组的负责人，在协调做好

整个对口帮扶工作的同时，还作为金山区的联络员,
具体对口帮扶宁洱、江城两县。我坚持每月各去一

次，平时及时与两个县的扶贫办沟通联系，确保了对

口帮扶项目顺利推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走访和调研，我发现造成

当地百姓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老百姓身处

深山，交通不便。当地老百姓种植的农作物品质相

当好，如茶叶、玉米、山药。有时候我们在山上看帮

扶项目时，黄文春同志还会在现场介绍各种药材，可

谓“万物皆为药，遍地都是宝”。但由于山村偏远，交

通十分不便，缺乏与外来环境的交流，如此好的东西

不得不面临着运不出去、卖不出去的困境，最终使得

当地老百姓难以以此获得收益。二是教育资源匮

乏，教学设施落后。“扶贫先扶智”，我发现越是贫困

的地区，村民的文化程度越是低。那些帮扶地区大

部分学校存在办学条件艰苦、教学设施简陋、住宿生

活条件差等困难。我走访过普洱九个县的村校，看

到的情形都是不如人意，有些班级里的桌椅非常破

旧，都是拼凑来的，有的窗户没有玻璃，有些孩子冬

天还穿着拖鞋上课，有些学校宿舍里一张床位上要

挤两至三名学生。大部分孩子周日下午翻山越岭去

上学，还得自己背着一周口粮，再走五六个小时的山

路才能到学校。眼前的一切对我触动很深，深感责

任重大。

为了进一步规范对口帮扶工作，在组织开展政

治、业务学习的同时，在我的主导下，普洱联络小组

在总结前五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制定了

《2007 年上海对口帮扶项目任务及责任分解表》和

《上海对口帮扶项目的操作程序》，明确了对口帮扶

项目的确定、审批、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等事项。

2007 年 6 月 3 日 5 时 34 分 56.8 秒，普洱市宁洱县

发生6.4级地震，地震震源浅且靠近县城，给村镇民用、

公用房屋，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巨

大损失。6月16日，在刚刚到达普洱、余震不断的情况

下，联络小组在普洱市委组织部、市扶贫办、宁洱县政

府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到宁洱县宁洱镇太达村、同心乡

曼连村等重灾区察看灾情。联络小组成员每人捐款

1000元。同时，我发动交通大学EMBA同学会积极捐

款共计38.32万元，为宁洱的恢复重建出一份力。

宁洱的“6 · 3”大地震，对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金山对口的宁洱县是震中，江城县也

是重灾区，恢复重建的任务很重。当时，两县都按照

市委市政府在春节前让老百姓住进新家的要求，全力

做好民宅的恢复重建工作。集中的大面积施工，使建

筑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水泥为例：地震前每吨

320元，地震后每吨涨到 560元，且主要保证民宅的恢

复重建所需。当时江城的五个整村推进项目以及宁

洱的四个整村推进项目中，产业扶持部分基本完成，

基础设施建设虽已做好了前期准备，但因为建设成本

的成倍增长，造成施工困难。两个县的希望小学、卫

生室建设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想

方设法，积极协调各类资源，把帮扶工作与当地灾后

重建工作紧密结合、共同推进，顺利完成了当年度帮

扶任务。

在 2008 年的对口帮扶工作中，时任江城县委常委、县

政府常务副县长的金文胜同志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经常

与他研讨江城县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宜，讨论如何引进大企

业、培育支柱产业，以加快江城县的经济发展。在他的陪同

下，我走访了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勐列镇大新村、康平镇

瑶家山村等地，了解了对口帮扶工作推进情况。我对“直过

区”“直过民族”的贫困有了切身感受，开始思考“直过区”

“直过民族”的帮扶机制。

在调研中，我着重考察了上海实施的教育、卫生、小额

信贷、温饱试点、小康示范村、畜牧养殖、安居+温饱+社区

发展、整村推进等所有项目的建设情况。每到一个项目点，

我都会到农户家里进行座谈。所有农户对对口帮扶项目都

赞不绝口，特别是没有进行整村推进的农户，纷纷表示愿意

投工投料并拿出自己的积蓄实施整村推进。他们对建好家

园、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非常迫切，这就是

做好对口帮扶项目的基础。同时，我坚持从受援地区实际

出发，坚持“输血”和“造血”并举，注重增强当地自我造血和

自我发展的意识，探索形成了“六个进山”“六个到位”“六个

到户”“六个统一”的对口帮扶工作模式，这些都为对口帮扶

工作取得实效提供了有力保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在江城县康平镇瑶家山村

调研时，看到的贫困情形与以往不一样。我随机发放了 30
份调查表，主要调查农户年收入情况。通过调查发现，这里

的农户贫困程度非常高，年收入普遍为 100 至 200 元，年收

入在 300 至 500 元只有两户，年收入达到 1000 元只有一户

人家。瑶家山村的农户朴实但市场意识差、勤劳但劳动技

能差、友善但组织化程度低，如何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帮助

当地农户走出贫困是当时最大的难题。经过实地调研、深

入分析，我提出了“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社员”的互助

发展模式、“市场价加保护性价格收购”的扶贫托底保护机

制。我和金文胜同志多次到该村，与村干部、村民小组长、

农户代表座谈，研究帮扶工作。在金文胜同志的亲自部署

下，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实施推动下，瑶家村村民以户为单

位成立了茶叶合作社，由位于瑶家山的普洱市扶贫龙头企

业大过岭茶厂为带动企业负责指导，合作社社员按自家承

包山地的具体情况每户开垦4至6亩台地，再由茶厂负责提

供茶树苗，指导种茶，合作社按户抽选社员组成管理队，对

台地茶进行管理。在项目实施初期，为增加农户收入，由龙

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三年后，自产出茶叶起，每年年初由

茶厂与茶户签订鲜叶保护性收购协议，如果鲜叶上市时，市

场价超过约定价格，按市场价收购；如果市场价格未达到约

定价格，则按约定价格收购。这样，既保障了农户的权益和

收入，也使龙头企业新增一大批质量有保证的鲜叶基地。

茶叶丰产后，一年一亩台地茶产出超过 1800 元，极大地提

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

2008 年 10 月，在此模式的基础上，普洱联络小组启动

了 2009年对口帮扶普洱项目计划编制工作，我提出编制指

导思想要体现“实”，工作定位要求“准”，产业培育注重

“远”的原则，注重创新，努力探索产业扶贫新机制新体制。

我在多次调研及瑶家村产业扶贫项目实施的基础上，形成

了《瑶族直过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考》论文，对创新扶贫

新机制新体制进行了思考。针对普洱产业发展重点以及产

品特点，加强了与普洱市经合办、市旅游局、市茶办的联系

协作，充分利用一些文化交流等活动,积极向上海推荐普洱

文化、普洱特色农副产品，增进两地的了解和沟通,为促进

两地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口帮扶路上的“带路人”——黄文春。黄文

春同志时任普洱市扶贫办副调研员、办公室主任，

长期从事对口帮扶工作。自 1996 年中央确定上海

与云南开展对口帮扶合作以来，从对接第一批上海

援滇干部，到我们第六批，十余年间，他对这项工作

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对上海的援滇干部

真诚以待、以心相交，让我们在政治上得到关心、在

生活上得到照顾、在精神上得到关怀。在我开展对

口帮扶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像老大哥一样给予

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甚至让我有一种生活在故

乡的感觉。黄文春同志对上海与整个普洱市对口

帮扶工作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每个项目点位都

非常熟悉。他还单独陪同我走访了江城县整董镇

整董村、勐列镇大新村，宁洱县同心乡同心村等试

点初选村，查看金山区的援建项目。每到一个点

位，便为我详细讲解该地的基本情况、老百姓需求、

对口帮扶如何开展、遇到的困难等内容。在“带路

人”黄文春同志的帮助下，我对帮扶工作有了更为

直观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当时的工作和努

力方向更有抓手、更加明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我们始终保持高效沟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稳步

推进了对口帮扶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了

帮扶地区的一些群众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的转变，同时也增强了贫困地区群众改变贫困面

貌的信心和决心。

对口帮扶路上的“铺路人”——金文胜。金文

胜，哈尼族，墨江县人，时任江城县委常委、县政府

常务副县长，主要负责江城县经济、扶贫、对口帮扶

等工作。可以说，他是普洱市干部的一个典型，一

个缩影。他把工作单位当成自己的家，常年劳碌奔

波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三餐不定时导致他患上胃

病。在到江城县开展帮扶工作时，我经常看到金文

胜同志大把地吃药。他时刻把脱贫重任扛在肩上，

扑下身子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在瑶家村帮扶实施

前，为了充分发动农户，金文胜同志抱病到村、到

组、到农户家走访，边了解情况，边宣传发动。甚至

咽喉炎发作，经常含着润喉片继续走门串户，为项

目实施进行预热。在他的努力下，农户们解除了顾

虑，自身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最终项目顺利落

地。他真正把扶贫“扶”到了群众心坎上，努力帮助

村里的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对口帮扶路上的“同路人”——李江。李江同

志是孟连人，是普洱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长期

联系服务对口帮扶工作，也是我在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中的“同路人”。他待人热情细致，工作认真

负责，对普洱市各县、镇、村的基本情况和行车路

线非常熟悉。在他稳重且细心的陪同护送下，我

才能更加专心地投身到对口扶贫工作中，和他一

同完成各项组织交办的任务。到普洱市初期，我

和李江同志几乎每天都开车行驶在山路上，为深

入项目点，经常是行驶在悬崖峭壁之间。李江同

志总能凭借着熟练稳重的开车技术，把我安全、按

时送到每个工作点位。在保证驾驶安全的情况

下，他给我介绍对口帮扶历年来的工作，使我尽快

了解各个帮扶点的基本情况和项目推进情况，有

时也介绍当地人文历史、民风民俗和奇闻趣事，使

我对普洱市的人文风情有了更多认识。

记得有一次，我要去江城县察看一个整村推

进项目，途中遇到了施工修桥，车子通行缓慢，李

江同志便调转车头，驶入丛林小径，驾车涉水过

河，有惊无险地带我到达项目点。可见他对当地

地形了如指掌，对帮扶项目点了然于胸。当时普

洱的交通状况虽有极大改善，但还是较为落后，从

市里到县城都是黑色柏油路，从县城到镇上是台

阶路，从镇上到村里是石子路、泥土路，往往从县

城出发到村里的项目点，需要开三个小时才能到。

有一次，我去江城县的一个项目点，一早出

发，中午才到，刚到点上就下起了小雨，李江同志

认真分析这块区域的气候和地形，坚定地要求返

程。我不太理解，就没有同意，继续加快速度看项

目，看好后马上返程。在返程时才体会到李江同

志的用意，因为下雨，时间一长，表层土松软，车子

在下山的泥路上就会打滑，行车安全难以保障。

在我参加对口帮扶工作的两年零三个月的时

间里，李江同志始终坚守在对口帮扶一线岗位上，

他家中也有老小，每次去县里对接帮扶工作，一走

就是一周，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但他没有一句怨

言，没有一丝退缩，为脱贫攻坚事业默默奉献。我

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普洱扶贫干部，都是忘我地奋

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我一直坚信，到云南挂职，就是去学习锻炼的，

只有心怀感恩，才能锻炼成长、锤炼人生，只有动真

情、扶真贫、求实效才能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人、

对得起自己！扶贫工作意义重大，是最直接的一项

惠民工程，是解决老百姓贫困最基本的民生工程，

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最有效的工作抓手之一。

我一直牢记临行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

府领导的嘱托，把驻地当家乡，把普洱人民当作自

己的亲人，把对口帮扶当作家事，从自愿报名援滇

到自觉对口帮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普洱成了我

第二故乡。

在对口帮扶的路上，云影不动，山色不动，动

的，是车和车上的我们。在对口帮扶的路上，初心

不变，使命不变，变的，是老百姓愈加灿烂的容颜。

沪滇合作由来已久,在 24 年的时间里，人换了一茬

又一茬，我有幸能够成为其中一名，留下的真情始

终如一，在普洱和金山两地人民之间，种下了友谊

的种子，不断续写着沪滇帮扶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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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渔

在宁洱县察看整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

慰问贫困家庭，为帮扶儿童送去学费 在宁洱县调研教育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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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渔

3

对口帮扶路上的“摆渡人”


